
王守仁：（

1472

年

~1529

年）， 幼名云，

字伯安，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 因曾

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学者称

之为阳明先生。 封新建伯，谥文成，人称王

阳明。 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

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

精通儒家 、佛家 、道家 ，而且能够统军征

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 官至

南京兵部尚书、 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因

平定宸濠之乱等军功而被封为新建伯，隆

庆年间追封侯爵。 其学术思想在中国、日

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乃至全球都

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因此，王守仁（心学

集大成者）和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

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

为孔、孟、朱、王。

文人墨客的净影诗作

净影诗韵

长生泉

净影别墅

净影群山

小河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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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盛典暨 2014新年车展于 2014年 1月 1日~3日在焦作新山阳商城举行

●

连续

5

年，焦作车市最具权威调查活动

●

主流媒体联袂出击，倾力打造车市诚信评价平台

●30

家汽车

4S

店将获得诚信车商荣誉

打造焦作最权威诚信评价平台

本次调查分为报纸选票调查、

网络选票调查、 短信调查三种方

式，具体评选办法详见《焦作日报·

车时代》《焦作晚报·车周刊》、焦作

网

http://vote.jzrb.com

评选专区。

特别鸣谢：焦作新山阳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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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阳 城

故乡的寂寞明月

□

赵玉建

我的故乡在山西省榆社县的太行山深

处，一个叫大垴的小山村。 父母是一个村的，

自由恋爱结了婚， 生了我们兄弟姐妹

6

个，

由于子女太多，母亲只好把三妹送到离大垴

不远的前家峪村一户姓李的人家抚养。 父亲

抗战时期参加工作，

1947

年随刘邓大军南下

来到河南， 解放后曾担任唐河县兵役局股

长、淅川县人武部副部长和镇平县人武部部

长。 我们跟着母亲在故乡生活了

5

年，

1961

年，母亲带着我们

5

个兄弟姐妹随军到了镇

平县，我在镇平县上完了小学。

1969

年，河南

省军区在焦作成立“五七干校”，父亲被任命

为副校长，一家人又迁到了焦作。

焦作离山西很近，故乡的亲戚们走动也

就频繁起来。 父母亲对亲戚们十分热情，尽

其可能帮助他们。

1971

年，父母亲回老家接

回了三妹，一家人总算团聚了。 父母亲年龄

越大，故乡情结越是浓厚，但他们也知道，老

家可能是永远回不去了。 父亲

1996

年驾鹤

西游，母亲

2005

年撒手人寰，我们找了一处

陵园，将父母合葬在一起，坟墓朝向北方，以

便二老在天国向故乡眺望。

父母辞世多年后，在镇平县的堂兄来焦

作祭拜。 堂兄是大伯的小儿子，大伯抗战初

期曾任榆社县委副书记，

1942

年牺牲后，由

我父母把他们兄妹

3

个抚养成人。 堂兄从小

跟着我父母生活，供他读完高中，在镇平县

成家立业，堂兄和父母的感情一点儿也不亚

于我们这些亲生子女。 大哥和堂兄商量，是

不是趁此机会回故乡看看，我们兄弟姐妹都

已年过五旬，堂兄也六十有五，现在不回，等

行动不便的时候怕就没机会了。 经过一番忙

碌，找车、买礼品、和老家人联系，除大姐晕

车不能去外，我们兄弟姐妹加上大嫂、堂兄

一共

7

人，踏上了回故乡之路。

现代化的高速公路甚是快捷，早上

8

点

从焦作出发，中午

11

点多就到了榆社县城。

看望了住在县城的大舅和大舅妈， 商定由

3

个表弟带路，下午回大垴看望二舅、三舅和

四舅。

五月阳春，河南早已鲜花盛开，一片葱

绿，榆社县的田野里还是满目土黄，这里不

太适合小麦生长， 一年只收一季谷子或玉

米，怪不得绿意不浓。 柏油路面只铺到乡里，

到大垴就成了水泥路面，依山临沟，只能走

一辆车。 好在司机技艺娴熟，一路顺风地到

了大垴村。 舅舅、舅妈们早已等在村口，嘘寒

问暖，争着往自己家里拉。 经过简单商议，先

到四舅家歇一下，然后再去拜访其他亲戚。

大垴村兼有太行山区和黄土高原的地

貌特点，沟壑纵横，植被稀疏。 村民们的房子

大都建在山坡上，错落有致。 几个舅舅相隔

不远，四舅家的院子稍大，

5

间平房，居住条

件还算不错。 二舅当过村干部，带过包工队，

家境小康。 三舅则是个地道的庄稼汉，朴实

木讷，干啥都是慢吞吞的，吃饭中间还能睡

上一觉，他家的条件相对差一些。 四舅头脑

活泛，属于农村的“能人”，家里喂了一头骡

子，几十只鸡，还有一挂小马车，干农活跑运

输，有时还帮人看风水挣个茶酒钱，小日子

挺殷实。 说了一阵话，时间还早，三舅领着我

们去赵家老宅，老宅的北屋和西屋已经倒塌

多年，废墟没有清理。 望着老宅的残墙断垣，

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凄凉之感。 从老宅里走

出来， 一路上有上了年纪的老人试探着问：

“这是二江家的吧？ ”父亲的小名叫二江，想

起我们离开故乡近

50

余载， 竟然还能认出

我们，也是一件令人称奇的事。

接近傍晚，我们回到四舅家。 四舅指着

东面山坡上一株大柳树说：“你们赵家的祖

坟就在那儿。 ”我估计了一下，直线距离应该

在一里地左右。 晚上四舅妈准备了十来个

菜，还特地应我们的要求做了“糊糊饭”。 自

从母亲去世后，很久没有吃过地道的家乡饭

了，吃起来格外香。 亲人相聚，唠起家常，缅

怀往事，追忆故人，免不了唏嘘感叹，却也畅

快无比。 聊起当下，舅舅们说老家是越来越

不景气了，年轻人跑得一个不剩，村里净剩

下婆姨老汉，孩子娃娃。

3

个舅舅家家只有老

两口相伴相守。 孩子们相距近一点的，十天

半月回来一次。 远一些的，只有等到逢年过

节才能相见。 三舅叹道：“等我们合上眼，大

垴就没人种地了。 ”我们问：“舅舅们年龄大

了，为啥不跟孩子们到城里生活？ ”四舅回答

得很有意思：“咱跟年轻人合不到一块，有啥

沟沟？ 城里吃懒不动，是咱老农民待的地方？

还是在老家住着舒展。 ”

第二天一早， 堂兄领着我们到祖坟扫

墓，看似不远的距离，在山沟的羊肠小道走

了半个多小时。 堂兄说这块坟地安葬了赵家

四代人，我们满怀崇敬之心供上祭品，给祖

先们磕了头，拔去坟头野草，每人捧上一把

新土。 下山后，舅舅们又带领我们祭奠了姥

爷姥姥。 回去的路上，三妹在山坡高处停下

脚步，眺望北边山坳中的一个小山村，我们

知道那里就是三妹的养父家前家峪村。 放眼

望去，前家峪村一个人影也看不到，犹如大

漠中废弃多年的古城，死寂沉沉。 三妹提出

到前家峪看看，被我们劝阻了。 舅舅们也不

同意三妹去， 四舅说前家峪基本没人了，回

去还不凄惶？

回到村里，我们四处溜达，村口处立有

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大伯赵成堂的名字赫

然排在第一位。 堂兄抚摸着石碑，热泪夺眶

而出。 我们也肃然起敬，为有这样一位英烈

伯父感到自豪。 一个

60

来岁的老婆婆在推

石碾压“千千”，兄妹几个童心大发，轮流帮

老婆婆推碾子。 所谓“千千”，其实就是压扁

的黄豆，和小米一起熬成粥格外香甜，是小

时候百吃不厌的家常饭。 村子里有不少新盖

的房子，奇怪的是，这些新房大多都无人居

住。 更有不少年代久远的老宅子，东倒西歪，

蒿草掩墙，任鸟雀飞进飞出。

中午在三舅家吃过饭， 别人都去休息

了。 我一个人坐在三舅家门口一盘废弃的石

碾上，浮想联翩。 环顾四处，天高地阔，春光

毫不吝啬地在沟沟坎坎中挥洒，然而这块土

地似乎不解春情，绿色在大块的苍黄中东挤

一丛，西露一束，如同秃子头上不多的几根

毛。 弯弯曲曲的水泥路像条长蛇，藏头匿尾，

绝少有车辆驶过，这是寂静山村和喧闹都市

的通道，连接起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淡淡

的炊烟在村子上空飘荡，喜鹊的叽喳声中偶

尔混进一两声乌鸦的鸣叫，仿佛在暗示有悲

有喜才是和谐的真谛。 大垴如今就像一个行

将就木的老人，安静地等待着寿终正寝的那

一天。我知道，全国每年都有几万个自然村落

在消失， 同时消失的还有中国延续几千年的

农耕文化和伦理秩序。 中国人内心深处最隐

秘的精神家园不是荒芜， 就是被外来物种侵

占。我不是一个时代的隔膜者，不是思古悲情

中的文人，时代变迁，大势所趋，该消逝的东

西再美好，也得消逝，不是唱几句哀伤的挽歌

就可以留得住的。可我还是有些难受，有些怅

然，整个人似乎正在无边无际的黑洞里跌落，

很想大声呐喊最终却了无声息。

山村的夜晚来得早， 在四舅家吃过晚

饭，聊了一会儿家常，就各自去休息了。 我打

开电视机，却难以收看到中央台节目。 外国

节目倒是不少，穿长袍的阿拉伯人，包头的

印度人，西装革履的西方人，在屏幕里说着

各种各样的鸟语。 大垴现代化的东西不多，

冰箱空调消毒柜几乎用不上，唯独电视机家

家都有。 山沟里没有闭路线，家家户户支起

大锅一样的卫星信号接收器，太行山深处的

小村庄俨然成了世界舞台。

电视看不懂，睡也睡不着，起身到院子

里转悠。 夜幕下的山村分外静谧，满天的星

斗在闪烁。 一会儿，明月越升越高，星光逐渐

隐匿， 让出天空大舞台给月亮这个主角，清

辉顿时笼罩了一切。 祖坟上的大柳树在月光

下轮廓分外清晰，我有些纳闷，河南乡间有

“旱死松树不下水， 涝死柳树不上山” 的说

法，可喜水的柳树为什么就能在干旱的山头

如此根深叶茂呢？ 这棵柳树也许就是当年的

孝子贤孙们随手插下的招魂幡，在祖先阴魂

的呵护下郁郁葱葱， 成为阴阳两界的使者。

月色朦胧中我似乎听到了远方山坳间传来

呢喃的低语，父母的魂灵一定会随我们回到

故乡，潜藏在草木花丛之间，寻找着祖先一

诉衷肠。 此时万籁俱寂，我的心情也如同静

水。故乡啊！只有故乡，才能如此静柔地安抚

游子；只有故乡，才是我们灵魂最佳的安憩

之地。 此时，我完全理解了父母的思乡情结。

然而，当清晨的太阳再次升起，我们又将回

到喧闹的尘世中去。 我有一丝惆怅地望着明

月，明月也寂寞地望着我。 直到骡子打了一

声响鼻，把我从神游八极中拉回来。 我回到

屋里，躺在硬邦邦的炕上，辗转反侧直到天

明。

第二天，我们要告别故乡了，舅舅们每

家都送了不少土特产，有“炒面”“千千”“荞

面”“笨鸡蛋”。 家乡的“笨鸡蛋”是绿皮的，个

头和鸽子蛋差不多，果然不是凡品。 我们带

走了故乡的土特产，也带走了亲人们的深情

厚谊。 最主要的是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永远

烙上了故乡的满天星斗和寂寞明月。

（上图为本报资料图片）

雪人 雪房 温暖的冬

□

樵 声

在北方， 冬季是浓缩生命的

季节，但它却膨胀梦想。

梦想的脚步可以很轻盈地步

入春天， 步入春天盎然的生机与

绚丽的色彩，把理想摇醒。

梦想，有一双探索的眼睛，导

航憧憬未来的孩子们去寻觅春天

的美丽与多情。

在冬季，世间万物封冻，鸟雀

缩巢，蟆蟒眠穴，孩童躲在贴有纸

花的窗玻璃后边闪烁着惊异而好

奇的眼睛。

大雪纷飞了， 顷刻间把世界

素裹银妆。孩子们冲出屋子，追逐

着，打闹着，就像雪地突然绽出五

颜六色的花儿，栩栩如生。

寒风里响起嘹亮的雪人儿

歌———

圆圆的脑袋、圆圆身，红红的

帽子、蓝围巾，尖尖的鼻子、月芽

儿嘴，弯弯的眉毛笑开心……

飘雪里，雪人儿迎风长成。

歌声里，雪球儿越滚越大。

直到雪球大得无法滚动，孩子

们就把雪球掏空。 掏出了窗户、挖

出了门洞。雪砌的台阶连接着凹着

的雪道，向远处蜿蜒前行。尽头，伫

立着美丽的雪人，她张望着这边圆

圆的雪房———梦开始的地方，一双

充满灵性的眼睛含满深情。

哦……温暖的冬。

冬如此温暖， 由于雪是温暖

的。有多少片雪花，就会有多少分

暖意。它带着绵纯不绝的温情，在

这凛冽的寒风里，呵护着孩子们，

也呵护着他们的梦想和心灵。

正是这温暖， 才使得无数生

灵生存了下来， 并积蓄着力量和

冲动， 以待春天来临时用自己全

部的激情和灵感，创造美丽。

他们在温暖中静默着， 静静

地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也许他们

是在聆听， 聆听雪野里春天走近

的脚步声。

找时光算账

□

马忆边

时光不听人使唤，不听人话。

关键时刻，扶不起一个人。时光只

跟人签一份单方合同， 盖一戳大

日头印章。

我母亲走后， 我的血气一直

汹涌着，几次从城里跑回到乡下，

要找老家的时光算账。 我奔走在

村北面空旷荒凉的河滩上， 奔走

在雾一样的梦里 。 有时候就要号

啕着、浩叹着，我控制不住自己。

在河滩的边地上， 我瞪了一眼那

架老水车， 扑上去狠狠地跺了它

一脚， 我也拿拳头猛击冷冻的土

地， 跃身扒断了老柿树上那碗口

一样粗的树干，朝它唾了一口。当

我用满腹怒气狠狠地教训这些旧

时光时， 我发现那架老水车面色

铁青， 冷冻的庄稼地條忽凹下去

一块儿，尤其那棵老柿树，它可能

知道我醒悟了， 在我用力撕扯它

时还有意地喊叫了一声。 即便如

此，我还是不能饶恕那些时光。我

的手里攥有一条绳， 我心想如何

把这时光绑起来，让它跪下，然后

一谱一板地审判它。回想当初，母

亲是多么年轻多么靓丽啊， 她用

劳动带动了节气， 用民谣洗濯了

生活，有时也会用一两句笑话，忽

地就把一地的野花逗笑了。 她完

全依照着皇历上的条款， 一心一

意地把自己皈依了农事。 漫漫岁

月里，锹把儿磨细了几根，镰刀使

坏了几把，草帽戴坏了几顶，几度

把房顶上的月亮熬下了西山，这

些在时光的心里都有数。 时光知

道每个人在劳作时心灵的单纯，

只是从不向任何人点破。 还有往

日里那一场一场的大雪， 最后融

入土地看不见了也就算了， 而融

入人身体里的那部分， 偏要当人

老了时， 再让它一一从头顶上返

长出来，还原成那场雪，只是再不

消化， 让人轻易地就会忆起雪天

之外的另一种寒冷。 而相对于母

亲，当她一生热爱的土屋、锅台、

碗筷、钟表、油灯告别了原意，瞬

间就要变成人生的道具， 任我苦

苦相求，时光终不动声色。 此时，

我直想拷问老谋的时光， 对于深

爱你的人，你该怎样自责，才能卸

下自身的原罪。

冷。在缥缈的乡野上奔跑。我

的喊叫把时光穿透了一个个窟

窿

,

像朽了的倒挂的蜂巢。

呤远公讲经台

□

王守仁

远公说法有高台，

一朵青莲云外开。

台上久无狮子吼，

野狐时复听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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